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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易地建新址，有两人
符合中标条件:一个是张老板，一
个是王老板。论资金、论质量、论
实力，两人都不分上下，分管基建
的副局长一时犯了难。局长知道
了，说：“这事好办，交给我，叫过
来一问，立马就搞掂。”

局长单刀直入地问张老板：
“你有孙子吗？”张老板听了，有
点犯迷糊，招标就招标嘛，怎么
扯到我孙子身上去了？便炫耀
地说：“有，八岁了，在省城贵族
私立学校上学。”局长听了，顿时

“哦”了一声后，说：“如果我们把
学校建好，你能不能叫你的孙
子，转学到这里来？”张老板听
了，摇了摇头，说：“那不行，我孙
子上的是最好的贵族私立学校，
一年学费都好几十万呢，我怎么
可能让孙子转学？说实话，你就
是倒贴钱给我，我还不愿意呢！”
局长听了，挥了挥手，说：“知道
了，那你先回吧，我们还要开会
研究一下，过几天等通知。”

轮到问王老板了，局长单刀直
入地问王老板：“你家有孙子吗？”
王老板听了，先也有点犯迷糊，但
很快就自豪地说：“有，十岁了，在
老家镇上读小学三年级，聪明着
呢，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王
老板还想滔滔不绝，局长忙打断了
他的话，问：“如果我们把学校建好
了，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孙子转学
到这里上学？”王老板听了，喜出望
外：“当然愿意啊，把孙子转学到这
里，跟我更近了，一百个放心！”局
长听完，挥了挥手，说：“知道了，那
你先回吧，我们还要开会研究一
下，过几天等通知。”

副局长凑上来，局长说：“不需
要开会研究了，难道你没看出来
吗？王老板愿意把宝贝孙子转到
这儿来上学，安全质量敢马虎吗？
就他了。”

刘明学有个外号，叫做刘西
瓜。并不是他喜欢吃西瓜，其中
也没有能甜润解渴这样的内涵，
刘明学被戏称为刘西瓜，说白了
都是自己口快惹的祸。

刘明学本、硕都在西大就读，
毕业后被保送到一所国内名校读
到博士，根据当时的保送协议，又
回到西大任教。因为属于类似

“家生子”的嫡系，刘明学在西大
混得不错，加上论文、课题等主要
指标也不少，很快就评上了教授，
是西大乃至学界当中都算是极为
年轻的教授学者了，最近又被纳
入西江青年学者培养计划，走上
了声名大噪的快车道。

遗憾的是，“刘西瓜”这个外
号可不怎么样，现在开始有人在
半正式场合都开始以“西瓜教授”
来称呼了，这让刘明学有点愠怒。

这也怪刘明学自己，谁让他
说了一些圈子里都知道的大实话
呢？一次，大概是与自己带的五
六个研究生一起吃饭，喝了点小
酒，在众弟子一句句恭维崇拜的
话语刺激下，刘明学就有点飘飘
然了。正好聊到学术论文的事
情，有弟子感叹，现在是研究生好
考，毕业论文难通过，很难像过去
一样“混”毕业了。

刘明学就不爱听这话，他把
杯子一顿，略带点陶然说：“论文
嘛……也没那么难！”众弟子一听
有戏，连忙纷纷端杯请教。

刘明学兴致上来，接着就说：
“论文啊，最关键就是研究方向。现
在哪有那么多新的研究成果，大部
分都是‘内循环’，重要的是在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角度。”

瞅了一圈懵懂的弟子，刘明
学感觉这届学生不怎么行，有点
恨铁不成钢，于是不紧不慢地拿
起桌上水果盘的一块西瓜，开始
布道传经：“比方说研究西瓜，你
在读本科的时候，就研究‘西瓜为
什么是圆的、西瓜的圆与甜有什
么关系’，这是比较大众的方向，
找资料也好找，写起来也不难。
要本科毕业嘛，这样也就差不多
了！”大家一听有理，自己在本科
时的毕业论文，可不就是这样东
找找、西抄抄就完成了吗？

刘明学咬了一口西瓜，接着

说：“到了硕士阶段，你也不要轻
易另起炉灶，可以进一步换个角
度研究‘自然生长的西瓜为什么
不是方的、人工培育的方形西瓜
甜味如何保障’……你看，这样是
不是研究就有了点深度了？而且
本科论文的成果也可以接着用
嘛！”众弟子听了，乐了，还可以这
样操作啊！有些脑子活的弟子开
始后悔自己的本科论文了，深恨
当时没有认真写，“延展性”不够。

刘明学将吃剩的西瓜皮扔在
桌上，问：“现在你们知道博士阶
段论文怎么写吗？”有些弟子顺着
思路立马有了想法，但都懂事地
让老师说。刘明学也不等学生回
答，开口说道：“这时候啊，就要
跳出西瓜来研究西瓜了，就研究

‘水果之形状与口味关系的辩证
研究——以自然生长的圆形西瓜
和人工培育的方形西瓜为例’，这
个论文课题是不是很高大上？
本、硕阶段的论文成果也延续下
来了，还形成一个研究体系。这
样几篇论文出来，不就成了西瓜
研究领域的专家了吗？妥妥的西
瓜博士、西瓜学者！”听到老师的
宏论和打趣，有的弟子悠然神往，
有的弟子直接傻眼了——还是不
开窍啊，刘明学想。

本来，这些酒席上的话也就是
图一个乐，刘明学没当回事。可
是，不知是谁将这当成段子讲了出
去，有心人专门搜索了刘明学的本
硕博的毕业论文，发现刘教授是个

“老实人”，他当年的几篇论文和后
来当教授时的若干篇确实都是这
种“孪生变种论文”，存在大量自我
复制、注水的情况。这下“西瓜教
授”火了，相关内容纷纷变成帖子
发到了网上……刘明学顿觉不妙，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好在，西大还是保护刘明学的，
保护刘明学也是维护学校声誉嘛！
校方只以“学术研究不严谨”的名
义，给了他一个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的处分，研究生照常带，学者待遇不
变，只是可惜，没有办法捂住那些在
人前人后议论“西瓜”的嘴。

我们的西瓜教授，也离开了
自己“钻研”近二十年的“西瓜”
领域，据说，最近准备研究一个跨
界领域的新课题。

夕阳的余晖把大地照得橙
红橙红，又到了下班时间。

罗局长放下手上千头万绪
的工作，匆匆赶到机关幼儿园去
接大班的孙子。

到幼儿园门口时，孙子涛涛
早已由老师领着站在幼儿园门
前等候了。

涛涛老远看到爷爷，跟老师
再见后，飞快地奔向爷爷。

“爷爷，今天怎么奶奶不来
接我？”

“涛涛，爷爷来接你不是一
样吗？今天你奶奶、爸爸和妈妈
都有事，来不了。走，我们回家
去。”罗局长弯下腰要抱涛涛。

涛涛推开爷爷张开的手，坚
持要自己走。他指着贴在额头
的三颗红星，手舞足蹈报告说：

“爷爷，今天老师奖我三颗星。”
“是吗？不错啊！我家涛涛

是个好孩子啊！”罗局长向涛涛
竖起大拇指。

“爷爷，您今天得星星么？”
涛涛受到爷爷表扬后，得意地问
爷爷。

罗局长愣了一会儿后，笑着
对涛涛说：“呵呵，爷爷是发星
星的人，就像是你们的老师，谁
遵守纪律、谁听话就发给谁。”

涛涛一听，很感兴趣地问：
“那爷爷的星星都发给谁了？”

“小家伙，管起爷爷的事来
了？好，爷爷也向你这个小屁孩
汇报汇报。今天啊，爷爷把星星
发给一些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
人了，他们就像你们老师表扬的
小朋友一样，爱学习、爱劳动、
爱帮助人。”

“哦！爷爷，您把星星都发
给他们了，那您自己不是没有了
吗？”涛涛想了想，看着爷爷说：

“这样吧，我来给爷爷发奖励。
爷爷，您说，您今天干了什么好
事？”

罗局长看着孙子一脸严肃，
忍俊不禁，笑眯眯地答：“爷爷
今天除了开会，就一直在办公室
看文件、看书，没干啥特别的好
事哦！”

涛涛灵机一动，说：“爷爷一
直认真看书，那就是个爱学习的
好孩子，我奖您一颗星。”说完，
他小心地从自己额头上撕下一
颗星，踮起脚要贴在爷爷的额头
上。罗局长见状，忙弯下腰，让
孩子把星星贴上去。

“爷爷，您还有没有做好
事？”涛涛认真地问。

罗局长被孙子逗乐了，便

说：“爷爷今天推掉了一个饭
局，算不算？”

“饭局是什么？”涛涛不解地
问。

“就是人家请吃饭。爷爷要
做到不请吃、不吃请！”罗局长
一本正经地回答，像学生回答老
师的问题。

“什么叫不请吃、不吃请？”
涛涛还是不懂，接着问。

罗局长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
跟孙子说话太难懂了，便进一步
解释说：“就是不浪费公家的钱请
人吃饭，也不去吃别人请的、不该
吃的饭，不喝不该喝的酒。”

涛涛挠挠头，自言自语：“这
个算不算呢？算不算呢？”突
然，他大叫一声：“算的算的！
爷爷不回来吃饭，奶奶给您留的
饭菜就会浪费。您去请别人吃
饭，公家的钱就会浪费！今天准
时回家吃饭，不迟到，也不浪
费，应该奖一颗星。”

涛涛又小心地从自己额头
上撕下一颗星。罗局长赶紧弯
下腰，伸长脖子把头贴近涛涛，
接受这颗宝贵的奖励。

涛涛意犹未尽，接着又问：
“爷爷，再想想，今天还有没有
做其他的好事？”

“乖孙，你就三颗星，再奖给
爷爷，你自己就没有了。”罗局
长指着涛涛额头上仅剩下的那
颗星星说。

涛涛昂首挺胸地说：“别担
心，星星没了我明天可以再争
取。您快说，还做了什么可以得
星星的事？”涛涛追问。

“涛涛，让爷爷想想，好好想
想。”罗局长深思一会，突然一
拍脑袋，说：“哦，爷爷这两天没
要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

涛涛马上兴高采烈地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爷爷您
这是不随便拿别人东西，该奖您
一颗。”

涛涛从自己额头上撕下最
后一颗星，小心地贴在爷爷的额
头上，手舞足蹈地叫：“喔，好
咧！爷爷也有三颗星了！”他高
兴得直拍手，“爷爷，明天我继
续表现好好的，老师就会多奖我
星星，爷爷您也要表现棒棒的
哦，等我回来接着奖励你。”

罗局长被涛涛打动了，保证
说：“好！爷爷一定好好表现，
多拿星星。”

涛涛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爷孙俩又互拍手掌，在康庄大道
上留下一路掌声、一路笑声。

凡间跌落 □张 青

傍晚，秦龙一放下饭碗，妻子
阿岚又念叨个没完，阿龙，你那帮
老同学，有的厅级，有的处级，最
小也是科级。你呢，好不容易混
了个副镇长，干了七八年，咋老是
留级？

秦龙斜了妻子一眼，你呀！
又哪壶不开提哪壶。阿岚不管，
接着说，看你那老同学童彪，在邻
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当了两届
镇长，听说很快又要升了，何不找
他讨教讨教？

烦归烦，秦龙还是抽了一天
的空，来到童彪的办公室。见老
同学正在挥毫，他便打哈哈道，童
大 镇 长 ，你 这 大 忙 人 还 有 此 雅
兴？童彪回说，嘿嘿！刚开完一
个座谈会，正好有些许闲暇，练一
下签名。有这签名呀，当官才有

“仪式感”咧。
秦龙趋前一瞅，心里一愣，这

老同学在班里写字像蜘蛛爬似
的，如今竟……嘴上他却说，到点
了，我带来一瓶靓酒，出去小酌？

到了饭店要了个单间，两位
老同学酒至半酣，童彪笑着问秦
龙有何要紧事？秦龙晃了晃有些
泛红的国字脸，不怕你见笑，阿岚
嫌我老是留级，夸你仕途顺风顺
水，让我向你讨教有啥秘诀。

秘诀？哈哈……童彪昂起那
宽阔的前额，抹了抹那两撇剑眉，
讪笑道，官场上的那些事嘛，你都
懂的啦。

秦龙端起酒杯敬了童彪一杯
酒，笑说，也懂、也不太懂。哎，
对了，刚才见你那签名杠杠的，啥
时候练的？有高人指点？

这个嘛……童彪忽地降低了
嗓门，是一位易经大师帮我设计
的。那大师说，欲成大事者，签名
很重要。我每天一有空就练，后
来签名练得八九不离十了，果真
凡事都顺当多了。你试试？用咱
们海边的话说，造好船等涨潮嘛。

几天后，经童彪牵线，大师也
为秦龙设计好了签名，嘱咐他每
天工余要苦练……没多久，秦龙
已练得七七八八。说来也巧，恰
逢镇里换届，他如愿荣升镇长，心
中窃喜，这以后签名可以派上大
用场了。

然而，秦龙当镇长不到一个
月，邻镇却传来当了三年镇委书
记的童彪进去了的消息。一念
旧，秦龙去监狱看望童彪，只见老
友头被刮个溜光，双目呆滞，步履
蹒跚……秦龙顿觉心悬了起来，
关切地询问童彪所犯何事。

童彪一脸想哭又哭不出来的
表情，长叹一声道，都是签名惹的
祸！春风得意的时候签名太顺

手，该签的、不该签的我都……这
样就容易被人揪出小辫子。老同
学，签名须慎之又慎啊！

打那以后，秦龙像变了个人
似的，啥事都小心翼翼。如有事
需要他签名拍板的，送到他办公
室，来人再三说，这个有点急，上
头催得较紧，能否抓紧签？而他
却头一扬，慢条斯理地说，不急，
研究研究再说，先放这吧。

不过，秦龙看到桌上那越堆
越高的待签报告，又觉着老这么
攒着也不是个事。他先观望，再
调查研究，接着又开了座谈会、听
证会，可只要一提起笔，老同学童
彪的光头就老在他眼前晃荡，那
句“签名惹的祸”也不停地在他耳
边回响……思来想去，还是把报
告放回原处，遇有人催问也总是
说，再等等……

不久，镇委书记找到秦龙说，
好几个部门和企业跟我投诉，报
告送到你那儿就没有了下文，都
好长时间了。如再无结果，他们
打算上县里投诉。昨天，在我们
镇蹲点的辛副县长也让我提醒
你，当领导一定要有担当、有作
为。你看着办吧。

听话听音，秦龙只好把书记
提到的那几个部门和企业的报
告，翻出来拿到班子会上讨论后，
硬着头皮签发了。而其他的报
告，依旧在排队……

数月后的一天，秦龙接到通
知，兴冲冲地去了县委组织部一
趟，归来后，阿岚不禁问，有啥喜
事？

喜个鬼！秦龙的厚嘴唇微微
颤抖地嗫嚅着，部长找我去谈话，
还给看了十来封告刁状的信，说
我办事拖延，为官不利。可我一
想到童彪说的签名后果，实在忍
不住额头冒汗啊……

又过了半年，县里终于还是
免去了秦龙镇长一职。秦龙很委
屈，这一年来，我工作踏实，从未
贪腐受贿，咋说免就免了呢？他
要上县里找组织部长问个明白。

部长神情凝重地说，你呀，正
值年富力强，又有多年基层工作经
验，本应大有作为。没想到你患得
患失，没有担当，该签、该办的，不
是推，就是拖，误了许多事。上次
谈话后，仍不整改。尤其是上月
初，一个数亿元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报告，你迟迟不签发上报，结果落
户外市了，损失大，影响坏。免你
的职，是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
理由嘛，就三个字。

秦龙一脸愕然，哪三个字？
部长一字一顿地说，不、作、

为。

售楼员张丽昨天下午在
售楼部接待了一组客户，因
为付款方式没谈定，所以没
有当天成交。

这组客户张丽已跟了一
个星期。她开始接触的是一
位男青年，家在 100 多公里
外的相邻城市，大学毕业才
一年，在本市某合资企业工
作，因为女朋友怀孕两个月，
所以要买套房结婚用。他看
中了一套三室两厅90平方米
的东户，推开窗可以看到一
路之隔的湖面。小区北门正
对着一所区中心小学；往西
走十多分钟，就是一所三甲
医院的门诊部；小区东门有
个公交车站，有六七趟公交
停靠，交通十分便利。问了
价格后，他第二天就带了女
朋友来了。听了张丽的讲

解，两人均感十分满意，约了
昨天来办手续。

昨天，让张丽稍感意外
的 是 男 方 带 了 父 母 一 起
来。其实这一点也很正常，
凭男青年的经济状况，女朋
友又怀孕了，买一套 90 多
万元的房子还是有些吃力
的。两位老人家在听了张
丽详细周到的解说后，对两
位年轻人选的小区和户型
也比较满意。

于是张丽当面算明房款
和相关费用，他们选择了付
全款，并示意要马上办手
续。哪知在签销售合同时，
他们一直没有说话的准儿媳
突然挤上前，要求必须添上
她的名字，并一再强调，这是
结婚的硬性指标。

男青年的母亲马上变了

脸色，拽起他父亲一言不发
地离开了售楼部，任凭张丽
和男青年怎么劝慰都没有效
果。

当晚的营销总结会上，
张丽对这组客户情况作了说
明，预估这单可能黄掉。营
销经理还没有开口，与会的
售楼员、渠道拓展、策划、内
勤等一帮年轻人已热火朝天
地讨论了起来，只不过他们
关注的不是应对策略，而是
那个被要求添上的名字。

“父母就应该这样！全
款付清当然不加儿媳的名
字，一起还贷才加名字，毕竟
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所以现在好多女人考
虑不结婚，不然找一堆破事，
说难听的话，要是离婚了一
分钱没有，孩子也养不起，娘

家又回不去……”
“还不是离婚率太高，谁

也不信任谁了，以后我嫁女儿
也出一半钱买房，房产证写两
个人名字。”

“可以加名字，再加一个
附属条例，如果以后双方离
婚，房子归男方父母所有。”

“我想问下，前提给彩礼
没？没给彩礼的话，不管按
揭还是全款都应该加女方名
字。”

“我公婆全款 130 多万
元给我们买的房子，我也没
要求加我名字！无所谓，如
果俩人过不下去，给我房子
我也不要，不是我的我也不
拿。”

“我觉得应该这样呀，全
款不加名字，按揭才加……
以后都要养两边的老人，经

济上要考虑，并不是说嫁出
去的女儿就不需要养父母
的。”

“都想开点吧，我结婚的
时候公公买的房子名字写了
婆婆的名字，还不是我和老
公住？”

“进门就是一家人了，何
必执著再加上名字呢？该是
你的到时候必是你的。”

第二天上午，就在张丽
无精打采地坐在前台整理客
户资料时，那男青年又领着
女朋友进来了，身后并没有
跟着他的父母。

这一次，合同签得比较
顺利，女方如愿添上了自己
的名字。只不过，男青年父
母只付了40万元的首付款，
其余的向银行贷款，“准夫
妇”两人共同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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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秋明 摄

1
领到退休证，她终于迎来了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是个十人旅拍团，以中老

年妇女为主，走热门的川藏线，
沿途拍桃花梨花油菜花。随团
配备了一个导游、一个摄影老
师。除了她和另外一名同龄人
是“手机党”，其余八人都是“练
家子”，扛着“长枪短炮”，互相之
间也熟络，热热闹闹地聊着你的
我的片子。导游介绍说某某获
过金奖，某某获过银奖，大家一
阵起哄，也不知这些奖含金量多
少。介绍到她时，导游小姑娘似
乎词穷了，说：“梅老师和林医
生，是我们团优雅的标杆！”她是
梅老师，另外一位无疑就是林医
生了。

她和林医生相视一笑，彼此
矜持地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
呼。

接下来的旅程，她俩的飞机
座位及酒店房间都被安排在一

起。
上了飞机，林医生从容地拿

出羊毛大披肩、U形护颈枕，闭眼
假寐。看得出来，林医生经常旅
行，讲究生活品质。她想，自己
是沾了林医生的光，忝居于优雅
之列。跟别人一比，其实明显活
得粗糙。

2
旅行的第一站是嘉阳，坐小

火车看油菜花。同团除了摄影
老师，还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
高个子男人是广告公司老板，一
路跟她和林医生搭讪，说拍油菜
花还得劳烦她俩做模特，景中没
人，就是死景。她知道男人的兴
趣在林医生，虽然她和林医生都
身材修长，腰板挺拔，但林医生
五官更精致，皮肤更白皙。她看
破不说破，一路说说笑笑，走走
拍拍，轻轻松松过了一天。

傍晚入住川西小县城，出了
点状况。洗澡洗到一半，水又冷
又小，她勉强洗完，一看群里已

经炸开了，都在投诉水的问题。
高个子男人在群里说：“我住一
楼，单间，水大，谁愿意来？”用的
是调侃的语气。林医生说：“我
来！”因为在群里，倒显得光明磊
落。

一节课的时间，林医生回来
了，嘴角上挑，带着一丝嘲讽。

3
第二天上车，车里多了一个

肥硕的女人。原来，是高个子男
人 的 老 婆 昨 晚 从 广 州 飞 了 过
来。她脑补了一下昨晚的情形，
不由哑然失笑。

下午，车入丹巴藏区，也许
是午餐吃了牛杂火锅的缘故，林
医生腹痛，想上厕所。国道没有
服务区，只得找一个藏寨停下
来。林医生问：“有人同去吗？”
导游小姑娘只顾自己玩单反，头
也不抬，说：“你自己去吧，藏民
很热情的。”她突然就生气了，大
声说：“我陪你去！”心想，怎么能
让优雅的林医生开口问厕所这

种难以启齿的问题呢？
走进寨子第一家，推开半掩

的门，一个中老年男人正在炸油
辣椒。她问：“大哥，家里有洗手
间吗？”男人羞赧地红了脸，笑着
问：“是不是要解手？”她赶紧点
头。男人便带着林医生走到院
子另一边。

出了藏寨，卸下包袱的林医
生，对她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这一晚，她们入住甲居藏
寨，聊到半夜。

4
次日黎明，“练家子”们上

山顶拍日出，她和林医生在寨
中徜徉。甲居藏寨像一面巨幅
织锦，从山顶迤逦铺开。梨花
洁白似春雪，空气凌冽如清泉，
透明的阳光一束束洒在林间，
伸手可掬。她俩在梨园拍照，
景和人都美得虚幻。她想，世
外桃源，恐怕不过如此，不知身
在何处，不知今夕何夕，恍恍惚
惚，飘飘欲仙。

早餐时，她俩互看照片，林
医生自言自语：“祥云朵朵落梨
园，仙女翩翩步林间。”她扑哧一
笑，接着说：“定睛一看是大妈，
各位看官闭眼吧！”

她俩像中学生一样笑成一
团。在回程的飞机上，她们约定
了要一起喝早茶，一起走绿道，
一起练瑜伽。她们刚好都住在
越秀区，只隔几站路，她们打算
出了机场就打同一辆车走。

但是，多事的老公来接她
了，让她为难。她请林医生坐她
家的车一起走，林医生却矜持地
摇了摇头。周围的声音好似被
消掉了，林医生一点点退到远
处，退回到出发前的模样。

一眨眼，“五·一”到来。她
去海鲜市场买菜，远远看见林医
生正在买虾，有一瞬间，她们的眼
光好像对上了，但马上又都埋头
于自己要买的菜，最终擦肩而过。

她知道，仙女已由世外梨园
跌落凡间。


